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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来的巨大付出，使我们面临着专业人
员匮乏、活动资金严重短缺、工作家庭与公益之
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与痛苦。”刘磊说，在这种情况
下，他才有了将红五月“插草卖身”的想法。

“红五月成员通过两年多的付出，已将其
打造为省内一个知名的公益品牌，我不忍心看
着这个公益品牌在我手中凋零，希望为这个组
织寻找一个新主人，这个主人有经济能力开展
公益活动。就像爱心接力棒一样，我要把这个
接力棒传给真正热心慈善的企业家手中。”

刘磊说，在上述想法的基础上，他还有一
个想法，类似于足球队的冠名权，如果有企业
扶持红五月公益联盟，给公益活动提供必要的

资金和人才帮助，红五月将把全部荣誉转让，
成员也会继续效力。

“由于资金所限，我的很多设想得不到实
施。譬如想建一个红五月的网站，可网站需要
专门人员维护，还得一间办公场所。”刘磊说，
由于没有专职人员，红五月目前组织松散，无
法对公益活动进行细致运作。

“就这些问题，我曾与团省委、省红十字会
等单位的领导们沟通过，他们对民间公益组织
的活动很赞赏，也很支持，但就是缺乏政府部
门对这些民间公益组织进行帮扶的政策依
据。”刘磊说，他一直在思考，红五月能否像国
外民间公益组织一样，政府掏钱，公益组织具

体执行公益。“这样成员可以专心从事公益事
业，不受生活压力所迫。”

“我最大的愿望是，希望相关部门成立一个
志愿者服务大厅，在这个大厅里，既可召集各类
公益组织积极参与，根据各个公益组织的特长，
让他们在擅长的行业开展慈善活动，又可以募
集各个爱心企业和个人的善款，在爱心企业和
公益组织之间搭建起一个平台。”刘磊说，现实
中，很多企业也想献爱心，但苦于没有合适的
渠道和平台，而民间公益组织又没有精力联系
到合适的企业，双方都在寻找，只是缺少一个中
介、一个平台。“对于每笔善款的最终去向，可由
政府部门组织人员进行监管、审计……”

河南省
报纸新闻
名专栏

红五月“插草卖身”
折射草根公益组织生存尴尬

河南红五月公益联盟要“插草卖身”！自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后，红五月爱心联盟先后8次进川，募集数百万元资金
和物资，在四川灾区和玉树灾区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救援和捐助行动，同时在河南省内多次开展爱心捐助活动。但是，由于资金困
境、缺乏专职人员等原因，这个民间公益组织面临生存困境，被迫“插草自卖”。“经过两年多的运作，红五月荣获了各种荣誉，已初
步形成了一个爱心品牌，我们希望有爱心的企业，能接过这根慈善的接力棒，把爱心事业传承下去。”红五月“插草卖身”的背后，
折射出众多草根公益组织的生存尴尬和困境。 晚报记者 熊堰秋

红五月“插草卖身”
9月 1日，在郑州西四环附近一食

品厂办公楼内，红五月爱心联盟负责人
刘磊神情尴尬，向记者说出了准备转卖
红五月的想法。

“实在是没办法生存下去了，你看，
连办公场所都没有。”刘磊说，“上班十
几年来，我从来没求过别人，可自从参
与红五月之后，为了公益到处求别人，
求企业捐款捐物献身公益。”

“2008 年 5 月份开始，我们先后进
川8次，每次进川都携带着几卡车的救
援物资，这些物资全是我们一家一家企
业化缘得来的。”刘磊说，通过红五月送
到灾区的救灾物资和现金，光各级政府
和单位打的收条就达412万元。然而，
为了将这些物资和善款送到灾区，他和
他的团队自理着交通、食宿等费用，合
计达10万元。

“5·12 汶川地震后，我们进川 15
人，坚持到现在的，只剩下了4个人。”刘
磊说，当初的成员之所以越来越少，是
因为生存的压力。譬如，有些成员从灾
区回来后，被单位以未得到准假进川为
由予以开除，大多数成员则是因工作以
及家庭压力被迫离去。“这些离开的成
员，他们都是怀着不图回报的想法参与
进来的，但现实给了他们当头一棒。因
为生活是现实的，做公益总会与工作、
家庭产生冲突，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只
能向现实低头，我不怪他们。”

“最让我难忘的是第一次进川的队
医，她是个刚参加工作的姑娘，医学护
理专业毕业，在一家私企上班，得到红
五月组成救援队进川消息后，立即请假
赶到灾区，然而，从灾区回来后，私企老
板却以她请假未得到准许为由将她除
名。后来，这个私企老板从电视报道中
得知真相后，曾打电话让她回去上班，
但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红五月
一群爱心人士的“亮剑”

河南红五月公益联盟的前身是河
南山地救援队，在 5·12 汶川地震救援
行动中，一群爱心人士“亮剑”向灾区进
发了。

2008年5月13日起，通过网络发帖
挑选的15名户外运动爱好者，组建成河
南山地救援队，于 19 日自驾 5 辆车，含
自购和募捐来的3大车物资，奔赴四川。

“在都江堰、什邡、青川、绵竹等地
山区搜索失踪人员搜了 5天，帮着运送
救援物资运了8天，其间，队员们胸挂生
死牌，冒着强烈的余震，在群山之中相
继搜索到 7名失踪人员遗体，并对沿途
村庄进行全面的消杀工作，同时协助空
降官兵搭建帐篷安置灾区群众。”

此后他们又 7次入川，为偏远山区
的孩子们带去了学习用品，为受灾群众
送上了生活物资。

两年来，红五月和他的成员们也获
得了各种荣誉：河南省首届十大杰出
志愿服务集体、河南省青年岗位能手、
河南青年五四奖章……”

“最大的困难是缺钱，没有资金的支持。”
刘磊说，红五月所有成员与他的想法一样，他
们不图从慈善事业中获取收益，做好事不让自
己赔钱，这是最大的奢望。

由于是民间组织，因此所有活动都得自掏
腰包。“两年多来，光是吃喝拉撒和交通费用，
已让我们负债高达10万元。”

刘平是河南山地救援队时期的副队长，负
责后勤保障。他最难忘的是2008年中秋节，开
车去四川灾区行至陕西勉县境内时，因天黑下
雨路滑，前方一辆大货车突然变道，为躲避货车，
刘平猛打方向盘，“车撞断护栏后侧滑出去百余

米，车毁人未亡”。刘平说得轻松，但作为家里的
独子，“这件事，到现在他都没敢让父母知道”。

为了有充裕的时间从事公益事业，如今刘
平已辞去高薪、稳定但必须坐班的工作，到一
家私营企业做网络营销。

今年，奔赴玉树救灾，河南红五月公益联盟
又付出了代价：星夜赶路，路况复杂，发生机械
故障，队员齐保备的一台越野车基本报废……

“更换一台发动机，二手的也得7万元。”刘
磊说，为了帮助齐保备渡过经济难关，他和其
他4名成员决定每月从工资中省下一些钱来对
他“补偿”。“可齐保备为了不拖累大家，已离开

了河南，偷偷去了山西榆林。在那里，他和3个
朋友合伙开了家饭店。现在还经常打电话，询
问有啥活动，还说等他挣到钱了，做公益活动
就再也不用为缺钱发愁了。”

其实，刘磊自己也面临着相同的困境，每
月工资基本上都用在了公益行动上。“好在单
位有房改房，让我有了栖身之所，好在老婆和
我在一个单位，她支持我，愿意用她的工资养
活我。”

但让我欣慰的是，我们的公益行动培养了
女儿的爱心，今年我的女儿主动拿出自己的压
岁钱，买了衣服邮寄给了云南贫困山区的孩子。

“两年多，有人无奈地离开红五月，更多的
人满怀激情地加入进来。”刘磊说，目前，这个组
织共有22名成员，其中核心成员6人。

尽管开展的活动获得了官方的认可，也得
到了很多荣誉，但与众多民间公益组织一样，
身份尴尬，在募捐时承受着信任危机。

“我到一个企业去募捐，人家首先会查验
我的身份，但是，红五月至今连枚证明身份的
公章都没有。”刘磊说，按照有关规定，民间组
织到民政部门注册时，必须得有一个主管部
门。“这个组织开展的都是公益事业，一分钱

的收益都没有，哪会有部门愿意自找麻烦来主
管呢？”

不能在民政部门注册，连个公章都刻不
成，在向企业募捐时，只能遭受人家的怀疑，面
临着信任危机。“我每到一个企业，人家都会用
怀疑的口气，直到我拿出个人和团体获得的各
种证书，有些企业才会停止盘查。”刘磊称，对
企业的这种谨慎，他很理解。

“他们会先问一句，这样的活动，对我有啥
好处？我说，这是爱心公益活动，为了感谢您
的帮助，我们会在车身喷上标语，或者在活动

中打出条幅，来宣扬您的爱心。”
“当然，热心公益的企业还是很多的。”刘

磊说，目前，在他的红五月公益联盟中，就有几
个爱心企业成员。譬如，郑州豪翔运输有限公
司，这是家年轻人开办的物流公司，每次运送
募捐物资，大多是这家爱心企业免费出车帮
助。还有千威食品有限公司，在2008年的中秋
节，他们在刚刚投产起步的艰难时期，就拿出
200 多件、1 万多块月饼送到了灾区一线。此
后，他们经常拿出食品，送给需要帮助的灾区
群众和小学生。

赔钱做好事的“内心挣扎”

募捐中的身份尴尬

最大愿望是想建“志愿者服务大厅”

红五月公益联盟在玉树地震灾区进行捐助活动。刘磊供图红五月公益联盟在玉树地震灾区进行捐助活动。刘磊供图


